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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“蜀石经”对《十三经》结集的决定作用（舒大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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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结集的过程时就说：“‘五经’始汉武帝，‘七经’始汉文翁，‘九经’始唐郑覃，‘十一经’始唐刘孝孙，‘十

三经’始蜀母昭裔、孙逢吉诸人，至宋淳化而始定。”[29]晚清叶德辉《书林余话》卷下：“石经为经本之祖。

（略）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，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”云云[30]，也还继承了这一习惯称呼。清人都知道这些事实，

可是近人和今人却熟视无睹，一再错误，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。 

    其四，“蜀石经”将《孟子》刻入石经，是儒家“尊经”、“崇传”向“重子”过程转变的标志。随着“蜀石

经”影响的日益扩大，《孟子》在经部的地位也更加巩固和稳定。汉代虽设《孟子》博士，但是后来以其为诸子而取

消了，故《汉志》仍列其于“诸子略”，说明汉人心目中《孟子》并不是经，只是诸子百家之一。始列《孟子》经者

自“蜀石经”[31]和“嘉祐二体石经”始[32]。据学人考订，“《孟子》正式被官方列为经书，并做为科举考试的内

容之一，是始于熙宁四年。”[33]但是，对《孟子》的尊崇和推重，似乎还要早些。仁宗嘉祐时，已经将《孟子》刻

入“二体石经”了，远在熙宁之前。宣和时，席贡再次将《孟子》刻入“经”時，曾有序说：“伪蜀时刻《六经》于

石，独无《孟子》，经为未备。”[34]说明在席氏心里，早有《孟子》是“经”的信念。自“蜀石经”刻《孟子》入

石，其在经部的地位遂更加巩固，南宋高宗书石便直接将《孟子》写入了。 

    其五，“蜀石经”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。自从“蜀石经”被称为“石室十三经”后，“十三

经”之名遂固定下来，成为儒家原典的权威称号，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总称和典范，宋代甚至于还有以“十三经”为

基础，再加入《大戴礼记》形成“十四经”的动议，史绳祖即有“《大戴记》一书虽列之十四经云云”[35]的记录。

儒生博通群经，从前只谓之“身通六艺”，现在谓之“博通十三经”了；从前群经通论谓之“六艺论”、“五经

说”，现在谓之“十三经云云”。以“十三经”命名的各类著述也日益增多，《明史》卷九六“陈深《十三经解诂》

六十卷”，卷一九一“（丰坊）别为《十三经训诂》”。《东林列传》卷一五载“（郭正域）乘小舟往来东林，以

《十三经补注》商于顾宪成昆季”；卷二三说“（许士柔）父伯彦课授《十三经》、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握奇经》诸

书，讽诵皆上口。”《池北偶谈》卷一一载李因笃“博学强记，《十三经注疏》尤极贯穿”等等。至于《江南通志》

卷一九〇之著录顾梦麟之《十三经通考》二十卷，田有年之《十三经纂注》，史铨之《十三经类聚》，陆元辅之《十

三经注疏类抄》。《皇清文颖》卷五之载汤斌《十三经注疏论》，《续通志》卷一六一著录罗万藻《十三经类语》十

四卷。凡此之类，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。明清时期，“十三经”已经取代“六经”或“五经”之称，与“二十一史”

（或“二十四史”）共同成为传统文献中经部和史部的总代表。而这一变化的实现，“蜀石经”似乎起到了开风气之

先或典范粗具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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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综上所述，“蜀石经”始刻于孟蜀广政初（938）,其主体工程卒刻于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,前后延续112年。至

徽宗宣和五年（1123）,席贡补刻《孟子》入石，最终形成“十三经”的典范。“蜀石经”长期收藏于文翁石室之

中，当时即有“石室十三经”的称号。这是最早汇刻于一处的十三部儒家经典，也最早获得“十三经”称号和丛书。

前人和时贤以为《十三经》形成于南宋，甚至说形成于明代或清朝，都是错误的和不准确的。“十三经”这一称呼及

其汇刻形式，对后世儒家经典格局的奠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《孟子》入刻石经，既标志着儒学《十三经》的正式

确立，也标志着中国儒学从尊经、崇传，到重子书时代的转移，也标志着中国儒学正式从“经学时代”进入了“理学

时代”。这其中的关节和消息，也许有轻有重、有明有暗，但其象征意义却是非常明显的，“蜀石经”在这场转换过

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，是不应该被忽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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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》）。但据西汉末形成的“七经纬”而言，证明“五经”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说可信。“九经”一以为《易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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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卷一：“《成都記》云：伪蜀孟昶有国，其相毋昭裔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

《周礼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左传》凡十经于石，其书丹则张德钊、杨钧、张绍文、孙逢吉、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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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[17]   顾起元：《说略》卷一二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

      [18]   晁公武：《石经考异序》，见范成大《石经始末记》引，载《全蜀艺文志》卷三六，线装书局，2005

年。 

      [19]   曾宏父：《石刻铺叙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

      [20]   晁公武：《石经考异自序》，范成大《石经始末记》引，载《全蜀艺文志》卷三六。 

      [21]   杨士奇：《文渊阁书目》卷三“辰字号”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按，此处只著“石刻”而不题‘蜀石

经’，据王国维《蜀石经残拓本跋》推测：“此诸经……有《孟子》及《石经考异》，而无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

样》，其为蜀刻而非唐刻明矣。”（《观堂集林》第四册，页976,中华书局，1991年重印本），甚是。 

      [22]   张萱：《疑耀》卷一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 

      [23]   详参前举徐森玉、周萼生、李志嘉、樊一及袁曙光等先生文章。 

      [24]   相传周恩来总理、康生都曾关注“蜀石经”拓本。丁瑜《至臻至美的“郇斋”藏书回归记》之五《珍

籍展览鉴赏会》：1965年11月13日，包括有宋拓《蜀石经》、《二体石经》在內的一批郇斋藏书从香港购回，北京图



书馆举行了内部展览，邀请中央领导参观，“康生对这批书帖发表了不少意见，……但对宋拓《蜀石经》更为注意，

展出的九册他都逐册检阅。……他对《蜀石经》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。”又之六《周总理借阅〈蜀石经〉》：“郇斋

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的一个星期六，赵万里让我下班以后留下来，协助他把《蜀石经》九册提出清点登记，然后装

箱。一切就绪后，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《蜀石经》的事。晚上11时王冶秋局长来了,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

海。……《蜀石经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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